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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谓，字文长，沛国谯人。当朝丞相曹操也

是谯人。所以，陈谓和当朝丞相曹操是同乡。但
陈谓在岁数上比曹丞相小了许多，曹操当上汉
丞相那年，陈谓才6岁。

有的人少年早慧，有的人大器晚成，更多的
人庸庸碌碌一生。后来成为大隐士的陈谓，6岁
时并未显示出早慧的迹象，智商与同龄的孩子
没有多少区别。而陈谓后来成为大隐士，或多或
少与他父母的死亡有直接的关系。

1 先说陈谓的父亲。曹操当上汉丞相
那年，谯县起了轰动。因为小小的谯

县，不但出了一位当朝丞相，还出了好几位大将
军——都是曹操的叔伯兄弟和侄儿。而且，曹丞
相是最有人情味儿的一位丞相。在谯县，凡是和
曹丞相沾点亲带点故的，能提拔的都提拔起来。
连一个口齿不清、种田的事做不来、只会干劁猪
活儿的人，因为是曹丞相的表弟，也进了许昌
城，当上了劁猪令——管理天下劁猪匠的官，官
拜正七品。那时候，谯县的老百姓走到外地，都
昂首挺胸的，只要一说是谯人，都比其他地方的
人高了一个等级似的。但如果不出谯县，谁也不
把谁当回事，大家都津津乐道于曹丞相的家事，
恨自己这辈子没有成为曹丞相的亲朋故交。

陈谓６岁的时候，他爹还抱着“达则兼济天
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陈谓的爹是乡村的
私塾先生，如果用现在的职务来套，相当于某某
乡某某小学的校长。如果你一定要说相当于教
导主任也可，因为那家私塾，除了陈校长外，没
有额外的教师编制，学校里的一切事务都由他
一个人挑着。

陈谓的爹后来倒了霉，根子就出在这“一个
人说了算”上。因为，他觉得自己能把一所小学
校管理得井井有条，何尝不能把一所大学校管
理得井井有条？能把一所大学校管理得井井有
条，何尝不能把全国的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自
己有这样的才能而未遇其人、未得其时当个小
学校长未免太屈才了。他捶胸顿足地想，自己若
与 曹 丞 相 是 表 亲 ，一 定 早 就 官 拜 国 子 祭 酒
了——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长。但陈谓的爹与
曹丞相不是表亲，既非旧识也非故交。这件事若
是搁在一般不识字的老百姓那里，也就罢了。但
陈谓的爹是文化人，文化人肚子里的小九九多。

果然，陈校长研究家谱和族谱，转了五门的
亲戚，终于可以与曹丞相攀上表亲了。陈校长按
捺不住心头的狂喜，以后言谈举止间不免时不
时地透露自己家族的贵族基因。

这天早上，陈谓的爹整理了一下长衫，迈着
方步正准备出门。县令派人来唤陈校长了。

陈谓家距谯县县衙有 40里远，娘扯住爹的
长衫问：“他爹，不知你此去县衙是吉是凶？我这
颗心不知怎的突突地跳个不停……”

爹拨开娘的手，怒气冲冲地说：“咄！乌鸦
嘴！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爹马上意识到自
己的情绪不对，与礼不符、与身份不符，又改成
和颜悦色的模样说，“当然是吉了，夫人！此番我
去县城，县太爷一定是找我商量一些大事，曹丞
相和我是表亲，县太爷没准还会顺便送你一些
珠宝和绫罗绸缎呢！”

娘拉着陈谓的手，目送着爹的身影消失在
官道的尽头。

2 陈谓的爹终于见了县太爷。县太爷不
提去许都找曹丞相的事，也没有送给

他什么珠宝和绫罗绸缎，而是面沉似水地问：
“你这厮怎敢宣扬曹丞相是你表兄呢？”

陈校长第一次见县太爷，从县太爷的语气
里听出了说曹丞相是自己表亲的不妥。他想，有
什么不妥呢？难道只许别人认表亲，偏不许我认
表亲？陈校长举出家谱和族谱作证。但县太爷不
吃这一套，他冷笑道：“曹丞相选拔干部惟才是
举，举贤勿拘品行。而你这厮却宣扬自己与曹丞
相是表亲，假如有朝一日真的举于草野之间，岂
非说曹丞相在人事安排上有严重的不正之风
吗？”陈校长没想到攀个表亲还弄出这么严重的
问题，被县太爷问得额上直冒冷汗，支支吾吾说
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县太爷何等样人，他刚才也就是咋呼一下。
如果陈校长不卑不亢地说出一番冠冕堂皇的理
由来，他没准走到堂下来，对陈校长打躬作辑地
说：“哎呀呀，陈先生，刚才的话，不过是和你逗
着玩的。”然而，陈校长是如此惊慌失措，县太爷
一见，气便不打一处来了，把惊堂木一拍，喝道：

“你这厮到了这儿还敢狡辩！着实可恶！身上哪
有一点圣人门徒的样子！来人啦——把这厮拉
到衙门前，重打20板。以儆效尤！”

读书人好面子。而陈校长被两个衙役一左
一右夹着带到衙门前，20板子还没打，颜面就丧
失殆尽，连去死的心都有。

谯县的老百姓都有很强的好奇心，一听说
有人要挨板子，一传十，十传百，奔走相告，蜂拥
而至，把衙门前挤得水泄不通。陈校长羞红了脸
皮，心里只求衙役手下留情。但这两个衙役平时
受衙门里的师爷压制，心里恨透了读书人。这会
儿摁住了陈校长，就如摁住了师爷一般，才不会
顾及陈校长内心的感受呢。一个人摁住了陈校
长，另一个人还要动手扒陈校长的裤子。陈校长
拼命地揪住自己的裤子，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
去。但汉朝的法律，重打20板就是要打屁股，板
子要直接落到屁股上，隔了一层纱都不行。

3 陈校长挨了板子，不想活了。他趴在
地上，一动不动，直到围观的人都散

了，那位赶驴车的人走到跟前。陈校长决定还是
活下来，雇了那辆驴车，一路呻吟着回到了家。
娘扶着爹躺到床上，陈谓天真地问：“爹，是不是
县太爷赏了你珠宝，你怕别人抢了，所以趴在车
子上？可现在到家了，我和娘又不是歹人，你干
吗还要趴着呀？”

爹闭着眼哼哼唧唧的，脸痛苦得走了形。陈
谓还想摸摸爹身下的珠宝是什么样子。但娘一
把扯开他，说：“小孩家的，哪来的珠宝？你爹趴
在床上，是因为从驴背上跌下来摔伤了屁股。”

陈校长这会儿躺在床上，真是又疼又羞又
愧：“屁股上的伤易养，心头的伤难养啊！今后我
陈某人何颜再去学堂，再去见那些学生娃呢。”

娘端着一碗黑黑的草药汤，安慰着爹说：
“县城离咱们家这么远，兵荒马乱的岁月，谁有
闲心去县城打听你挨了老爷的板子？他爹，依我
看来，那老爷的板子也不是人人都能挨的。你且
在家安心养伤，要是有学生娃来问先生怎么许

久不去学校呢，我只说先生不小心从驴背上跌
下来摔伤了，你们先上自习吧。”

听了娘的话，爹把眼睛睁开了，睁开又闭上
了，末了又睁开了，叹了一口气，说：“也罢！”

如果陈谓的爹从此不去学校，那么大汉朝
也许就不会出现陈谓这样的大隐士了，亏得陈
谓的娘是个伟大的女性。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
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此言不虚也。

4 屁股上的伤易养，半个月后陈校长回
到了学校，有恍若隔年之感，他以为

他的学生们在学识上多少该有点长进。然而，这
些调皮蛋一点长进都没有。让他们背一点经文，
一个个都咧着嘴，像刚吃了黄连。这让陈校长很
生气。特别是一个叫杜乙的学生，入私塾两年
了，到现在连启蒙读物《三字经》还背不全。杜乙
不会背诵不要紧，关键是他来到先生跟前，一点
羞耻感都没有。陈校长不由得怒向胆边生，恶狠
狠地吼：“背不全就打板子！”

杜乙对着先生撅起屁股，笑嘻嘻地问：“半
月前，是不是县太爷让先生背诵经文，先生背不
来，所以也挨了板子？”

“啊呀呀，你这厮真是气死我了。”陈校长大
喝一声，一口鲜血喷到墙上，开成一朵灿烂的红
花。回到家，没几天便郁闷而亡。陈谓跟着娘趴
在爹的坟头，哭得个死去活来。用史家的笔法形
容陈谓的悲伤程度是：“撕心裂肺，几欲绝。”

5 往下的日子，陈谓跟着娘过。陈谓的
娘也姓陈。陈氏老实本分，一个字也

不认识。鉴于丈夫的死与挨了县太爷的板子有
直接的关系，她的内心深处对当官的有了一种
本能的抵触。所以，她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去识
字。识字有什么用？陈谓的爹要是不识字，内心
的小九九就不会那么多，也就不会琢磨与曹丞
相攀表亲了，如何能挨县太爷的板子？！

陈氏领着儿子在谯县种地。据有关史料记
载，陈氏一共领着儿子种了 3 年的地。第一年，
收成一般。政府征粮，征去小麦300斤，大豆200
斤，地瓜200斤。陈氏领着陈谓吃麦麸度过了第
二年的青黄不接时节。

第二年，收成不错。曹丞相用兵，政府征
粮，征去小麦 500 斤，大豆 300 斤，地瓜 300
斤。陈氏领着陈谓吃麦麸和草根，那活着的滋
味真的是“生不如死”，“乱离人不及太平
犬”，好歹活过来了。

第三年，年成不好。百年不遇的大旱，土地
干得冒了烟，板结如石头。用锄在地上刨出个小
坑儿，狗跑过来尿了一泡尿，眨眼间变成一团水
汽。假如这么一直干旱下去，这一年谯县的老百
姓连树叶和树皮都没得吃了。老百姓天天向龙
王爷祈雨，几乎每个村庄都设了祭坛。有的老百
姓为了表明自己对龙王爷的虔诚和孝心，在祭
坛前一跪就是一天一夜。有的跪着跪着，身子突
然往下一倒，龙王爷没见着，去见阎王爷了。据
统计，这一年，谯县有 18 人因为祈雨见了阎王
爷。当地的老百姓说，这是因为他们对龙王爷太
虔诚了，虔诚得让阎王爷吃了醋，所以，把他们
收去了。

这一年从二月初六到七月十五没有下过一
滴雨。七月十六这天，诚心终于打动了龙王爷。
龙王爷把积攒了快半年的雨水在这一刻泼洒下
来，刹那间，电闪雷鸣中大雨倾盆而下。可老百
姓没有谁因为雨大躲在家中，而是在雨幕之中
奔波、忙碌。老百姓之所以要在雨幕之中忙碌，
是因为现在的季节还可以赶种地瓜。新扦插的
地瓜苗喜雨。所以，老百姓种地瓜，都选择在下
雨的日子。

日子过得多难，如果不是儿子才9岁，陈氏
连死的心都有。大雨也洗掉了陈氏脸上的忧愁，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她领着儿子在家里剪好
了地瓜苗，就要到雨中去扦插。地瓜苗分装在一
个小铁盆里，一个大竹筐里。陈氏心疼儿子，要
背着大竹筐走。而儿子又心疼娘，无论如何也不
肯让娘背大竹筐，抢过来背到身后。

陈谓背着大竹筐在前面走，陈氏端着小铁
盆跟在后面。陈氏看不见儿子的腿，只看见竹筐
上面的小脑袋，大竹筐一颠一颠的，仿佛不是儿
子背着它走，而是它在推动着儿子往前滚动。就
在这时，“哗啦”一声霹雳，陈谓看见一团火球穿
过雨幕落进了自己的筐中，惊慌慌地回头，原来
那团火球并非落进了自己的筐中，而是落到了
娘手上的小铁盆里——娘被雷电击中了。

埋葬娘的那天，陈谓的哀号声让全村人都
止不住地流泪。用史家的笔法形容陈谓的悲伤
程度是：“撕心裂肺，三欲绝。”

6 ９岁的陈谓成了孤儿，三个舅舅牵挂
着他的日子怎么往下过。

三舅搓了搓手，说：“要不跟我去曹丞相那
当兵吧。只听说战死当兵的，没听说饿死当兵
的，当个兵崽子也好混口饭吃。”陈谓的三舅是
当兵的。

二舅不同意，瞪着血红的眼睛说：“咱姐最
恨当官的，那当兵的听谁使唤？怎么能让咱外甥
去当兵呢？不如让他跟着我，走村串户地打铁，
也好谋个营生。”陈谓的二舅是打铁的。

大舅在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听了二舅的
话，把烟杆在草鞋上敲敲，抬起愁苦的脸，说：

“这年头，走村串户打铁，哪里填得饱肚子？还不
如跟我摆弄一亩三分地，虽说也吃不饱，但这年
月干什么能吃饱肚子呢，没饿死就算命大了。”
陈谓的大舅是个种田的。

陈谓一直在摇头。三位舅舅都困惑地看着
他，不知道小外甥葫芦里装着什么药。最后，陈
谓抬起一张苦瓜似的脸，问三位舅舅：“舅舅，人
为什么要来到这世上？来到这世上为什么要受
这么多苦？像我娘来到这世上，一天福没享到为
什么就匆匆地走了？”

三位舅舅吓了一跳，谁也没有想到 9 岁的
孩子肚子里有这么多小九九，他们面面相觑了
一会，三舅先开口回答外甥的话：“这孩子没发
烧吧，八成说胡话了。人来到世上是由不得自己
的，人要走也是由不得自己的，‘阎王要你三更
死，不会留人到五更’。”二舅走村串巷，见识比
三舅广些，说：“人哪，本来都在阴间，在阴间是
享清福的，什么都不用干，也不用当兵，也不用
打铁，也不用种田。有谁得罪了阎王爷，或者阎
王爷瞅谁不顺眼了，就踹谁一脚，谁就来到世上
了。你没看到刚出生的婴儿，屁股蛋上都有青青
的一块吗？嘿！那就是被阎王爷踹的。”大舅又往

草鞋上敲烟杆，愁眉苦脸地说：“人来到世上本
来就是受苦的，你没看你大舅这张脸长的，一对
眉毛一对眼睛，下面一个鼻梁一张口，组合起来
不是一个‘苦’字又是什么！”

陈谓听了，郁闷得不行，低着头一下一下揪
扯自己的肚皮，问：“舅舅，难道人就没有避免这
苦的办法吗？”三位舅舅都摇着头说：“这孩子，
人哪能找到避免这苦的办法呢，人要是能找到
避免这苦的办法，除非说是学道成仙。”

陈谓眼睛一亮说：“舅舅，我要去学道成
仙。”三位舅舅都大吃一惊，说：“仙山茫茫，仙家
渺渺，孩子你上哪儿去学道成仙呀？”

陈谓咬着牙说：“我一定要去学道成仙！”大
舅和三舅茫然无措。毕竟二舅是吃百家饭的人，
见多识广，沉吟了一会儿说：“我听说吴侯那边
有个叫孤云子的大隐士道行高得不得了，要是
找到他，没准跟着他就能学道成仙。”

陈谓急切切地问：“二舅，那怎么才能找到
孤云子先生呢？”

二舅挠了挠头皮说：“孤云子先生离我们很
远，行踪不定，听说南边舒州桐城县，县内有个
龙眠山，龙眠山里有座老虎岭，极高极陡，孤云
子先生一年当中倒有大半的时间住在老虎岭
上。那是东吴的地盘，且不说山高水险，单是雄
兵列边境，你想越过边境也很难啊。”

陈谓朗声说：“为了以后不受苦，为了能得
道成仙，再怎么危险，再受多少苦我也不怕。如
果我找到了孤云子先生，学道成仙了，将来我也
要让舅舅们不再受苦。”

7 9岁的陈谓毅然决然地从家乡谯县往
南出发了。这一路，风餐露宿，遭的罪

就别提了。从谯县出发的时候是深秋，到了东吴
边界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一路走
来，身上的衣服破成一条条的，一条腿还被恶狗
咬了一口，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手中拄着一根
竹棍，一张小苦瓜脸干巴成冬枣，浑身散发着恶
臭。曹丞相这边驻守边防的士兵一看，哟！来了
个小叫花子。这样的人，早一点撵出曹丞相的地
盘才好呢！哦，要去桐城老虎岭啊，快滚吧！出了
边防，陈谓松了口气，他怕驻守边防的士兵反
悔，连滚带爬地到了桐城县。

老虎岭上，果然有位孤云子先生，一个人在
山顶上筑了间草庐。草庐不大，在山底根本看不
见，快到山顶了，视力不好的人，还以为那草庐
是鸟巢。“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
中，云深不知处。”陈谓不知道先生是否云游去
了，怀着一颗忐忑的心，爬到草庐前。好在孤云
子先生并未远游，这会儿正在草庐里面睡午觉。

这位孤云子先生，从前在湖南乡下做游方
郎中时，给人治治头痛脑热跌打损伤的毛病，成
功概率也有百分之五十。自从有一次采草药不
小心滚下山崖后，成功的概率只有零了。可怜他
在湖南乡下成了过街老鼠，人人见了都想打他，
实在待不下去了，只好辗转到了湖北。自然还是
以行医为生，自然治病成功的概率依然只有零，
可怜他在湖北乡下也成了过街老鼠，只好辗转
到了舒州桐城。筑庐老虎岭后，他不再行医了。
回想前尘往事，不免心绪久久难平，觉得冥冥中
似乎有只无形的手在牵引着自己的人生。孤云
子先生开始“究古今之变，穷天人之理”了。

筑庐老虎岭，夜夜与星辰为伴，日日与清风
放歌，不知不觉间成了闻名的大隐士。当然，越
有名气、越有能耐的人一般都是远方的人先知
道。一开始，孤云子先生的大名在远方响一些，
吴侯并不知道他的治下还有这么一位闻名远方
的大隐士。

山下的人更不知道孤云子先生的名气那么
响了，都把他当成一位算命先生。谁家丢了东
西，丢在哪个方位？能不能找到？谁家生了个儿，
这儿将来有没有造化？山下的人都上老虎岭问
孤云子先生，他测算的成功概率也达到了百分
之五十，有时候极准，有时候极不准。然而，山下
的老百姓都把他当成了神仙。

孤云子的大名终于传到了吴侯的耳中。吴
侯走失了一匹心爱的宝马，派人来问宝马走失
在何方？孤云子先生掐指算出宝马走失东方，结
果吴侯的手下在西方找到宝马。如此沽名钓誉
之徒把吴侯气得须发毕张，不但派人打了孤云
子先生几板子，还想将他赶出东吴的地盘。

孤云子先生自然不能领到政府的薪水，他
又不事稼穑，虽说山下的老百姓把他当成神，可
山下的老百姓日子也过得凄惶；远近也有两家
富户想把自己的儿子送来学《易经》，但孤云子
先生的规矩又非常苛刻，谁想学徒，先得帮他砍
6年的柴。所以，一直到现在，孤云子先生还没有
收下一个徒弟。他也常常填不饱肚子。

陈谓来到草庐前时，孤云子先生还是在早
上吃了一碗野菜粥。现在，躺在床上不敢起来。
他怕起来一折腾，这半碗粥就折腾没了，肚皮要
遭罪呢。

陈谓的脚步声传进孤云子先生的耳中，随
着脚步声的还有一阵恶臭。孤云子先生从床上
探出半截身子，扒开草庐的墙缝往外看，他凭直
觉知道这是一个远方慕名而来的人。这个人不
会是吴侯派来的，因为吴侯要掐死他的心都有。
也不会是曹丞相派来的，更不会是刘备或刘表
之辈派过来的，因为那些人找他即使不肯三顾
茅庐，大约也不会派一个小叫花子过来。远道而
来的小叫花子，自然也不是来找自己预测的，算
命先生到处都有，他没有必要跑那么远的路嘛！
那么，这个小叫花子前来，一定是来拜师学艺
的。我怎么这么倒霉，好不容易来了个徒弟，还
是个小叫花子。孤云子先生越想越沮丧，后来干
脆躺下来，用被子蒙住了头。

照孤云子先生的本意，他才不想出来见这
个小叫花子呢。如果他一直不出来，一天一夜不
出来，那小叫花子一定就会滚得远远的了。但他
躺不稳了，因为，早上喝的那碗野菜粥太稀，有
一多半是水，这会儿水推开了草庐的门。

陈谓就看见一位糟老头子从草庐中窜出
来，像一只麻猴一样，一点仙风道骨的样子都没
有。陈谓迟疑了一下，但他立刻就跪了下去，给
人一种毫不犹豫的感觉。

孤云子先生的膀胱实在涨得太难受了，而
这个小叫花子又直直地跪在他的面前。于是，他
铁青着脸，返回草庐，拿出了一把柴斧，“当啷
啷”一声扔到这个小叫花子面前，自己急匆匆地
拐到草庐的一角了。陈谓从山下经过时，已经听
说了要砍6年柴的事，于是接过斧子，对着孤云
子先生的背影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响头，下山
砍柴去了。

孤云子先生排泄完，觉得膀胱不涨了，虽然
肚子又觉得有些饿，但慕名者来了，还是不能太
孟浪。于是，就倚在一棵树干上，放声唱了起来：

“道人飞来朗风岑，玄都上下三青禽。傅桑已作
青海断，鳌丘又逐罗浮沉……”龙眠山树木很
多，枝繁叶茂。歌声中，陈谓已经砍了一担柴，担
到岭上来。

8 6年辛苦不寻常，当年 9岁的陈谓，现
在已经长到 15 岁了。6 年的朝夕相

处，使少年对孤云子先生的道行疑窦丛生。然而
他只是怀疑，最后两年，去或留像两只小兔子在
他的胸腔中跳动个不停。可是他到底还是坚持
到了最后一天，这一天是他修行，或者说砍柴生
涯的极限。于是，这天的午后，少年丢了斧头，盘
腿直定定地坐在孤云子先生的面前。这6年，孤
云子先生也老了许多，总给人一副睡不醒的感
觉。瞧他这副死不开窍的样子，不点化两句，结
局还真不好收拾呢。孤云子先生只得微微睁眼，
试探着问：“道学玄妙，不知你想学点什么？”

少年一颗虔诚的心浮上来了，说：“师父，弟
子想学道成仙，长生不老，像白云野鹤那样自在
逍遥。”

孤云子先生闭上了眼睛，悲怆地说：“世人
皆说神仙好，有谁见过神仙了？就是为师不久还
要死呢！哪来长生不老，自在逍遥？”

这一刻陈谓失望极了，6年的柴岂不是白砍
了？他心有不甘地恳求：“师父，那你好歹告诉我
怎样避免受苦的方法吧。”

孤云子先生鼻子一酸，差一点就老泪纵横
了，他说：“做人哪有不苦的？快乐都是在别人眼
里的。没钱的人有没钱的苦，总是担心吃了上顿，
下顿吃什么；有钱的人有有钱的苦，总是担心自
己的财物被别人借贷、被做官的强夺；种田有种
田的苦，做官有做官的苦。总之，人日日夜夜有数
不清的烦恼，一生就这样在困苦中度过。”

陈谓恼火得很，他瞪着眼睛，站起来问：“师
父，既然如此，那你还让我砍6年的柴干什么？”

孤云子先生比陈谓还恼火，陈谓就觉得自
己鲁莽，语气中虽然还有些懊恼，但毕竟忍气吞
声了：“师父，我披星戴月地砍了6年的柴，你总
该教我点什么吧，不然，我怎么下山呀！”

少年的目光迎上来，里面开始还有点闪烁
的东西，但很快飘走了，只剩下不屈不挠的坚
定。这坚定让孤云子先生一下子瘫到卧榻上，他
沉吟了半晌，方才说：“也罢！为师不能让你不受
四时、肌肤之苦，可是为师能让你心中无苦。”

陈谓恭敬地问：“师父，那要如何做，才能让
心中无苦？”

孤云子先生伸出三根手指说：“心中之苦皆
由‘三怕’而生：一曰怕官，二曰怕自然，三曰怕
流言。你思量看，你心中的苦，是不是皆由这‘三
怕’而生？只要做到‘三不怕’，心中无苦，苦便无
存。”在少年的眼里，这三根手指粗糙得像三根
枯树枝，每说完一怕，师父便收起一根手指，少
年的眼前便消失掉一根枯树枝。

孤云子先生的“三怕”理论皆有现实根源：
一怕官，源于他曾经被吴侯打过屁股；二怕自
然，源于他曾经采草药不幸失足跌下了山崖；三
怕流言，估计是孤云子先生还想做个好人，留个
好名声。

少年立刻恍然大悟。因为，他爹也是被官打
过屁股的，而他娘的不幸正是源于大自然的雷
电。至于这流言，少年还是有点不理解，问：“师
父，这流言不过是别人议论是非短长，有什么可
怕的呢？”

孤云子先生说：“这‘三怕’中，只有这第‘三
怕’最可怕，你要是连流言都不怕，你就超出为
师的境界，你的人生也就无苦了。你下山去吧。”

少年听了，还是有一些受了欺骗的感觉，便
问：“师父，我砍了６年柴，你就教我这点东西？”

孤云子先生痛苦地喊：“‘三怕’是为师来龙
眠山才悟出的人生精髓，为师已把精髓传授给
你，你还想怎样？”

没奈何，少年只好对着师父磕了三个头，下
了山。回家的过程虽然艰辛，但几次机灵地躲过
了兵匪之患，也就算顺利了。6年之后，家中已经
物是人非：当兵的三舅战死沙场，打铁的二舅在
战乱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种田的大舅尚苟
活于人世。陈谓在大舅的帮助下，以耕田为生。
不几年，娶了邻村田家女为妻。

9 陈谓在老虎岭修行，曹丞相地盘上的
许多人都听说了。然而，当时的东吴

却没有几个人知道陈谓的名字。陈谓回到谯县，
谯县的老百姓喜欢向他打听在龙眠山都学到了
什么法术。譬如，天干旱的时候道行高的话向龙
王爷作法，天就下雨等。陈谓解释说自己其实没
学到什么法术，只是在龙眠山里面砍了 6 年的

柴。然而谯县的老百姓谁也不相信陈谓的话。这
和今天一个在国外混了几年，回来却说自己一
无是处的“海归”一样，我们这些没喝过洋墨水
的人一定都会认为他是谦虚，退一万步说，即使
他真的什么都没学着，至少一门外语还是顶呱
呱的吧。

谯县的县太爷也知道了陈谓的名字，要请
陈谓掌管谯县的县学——谯县中学的校长。但
陈谓牢记师父的“三不怕”，他不怕官，自然就没
把县太爷的话当回事，依旧在谯县的乡下种田。
这个县太爷和从前打他爹屁股的县太爷不是同
一个人。

10 曹丞相做了魏王后，谯县的老百姓
到了外地，走到大街上，都趾高气

扬的，仿佛是自己做了魏王。当然，回到谯县来，
还是做自己的老百姓，谁也不把谁当回事。

陈谓 18 岁那年，曹丞相去世了。曹丞相的
儿子曹丕做了魏王。这个魏王野心比他爹大，刚
当上魏王就到处寻觅天下的异人。他手下有个
谋士出来说，有个叫陈谓的大隐士，还是您的小
老乡呢，也是沛国谯县人，据说道行很高。魏王
一听，喜上眉梢。

使者来谯县宣魏王旨意的那天，谯县县城
都轰动了，谯县的县太爷派出仪仗队陪使者前
来，开路的锣鼓手敲了40里的锣鼓。

大隐士陈谓当然不会把魏王的旨意当回
事。魏王使者来到他的跟前了，他和老婆在田地
里耕作，连头都不肯抬。至于让他去魏王那里做
官呢，那更是连谈都莫谈了。

使者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心里窝着火，然
而又不敢对陈谓怎么样，只好回去向魏王复命，
添油加醋地说：“那个陈谓，一听大王要宣他，就
丢下了锄，跑到河边去洗耳朵。”

魏王手下的一名将军听了火冒三丈，说：
“叵耐小厮，还摆这么大谱！我派一个小班长去，
捆了他来见大王。若敢不来，割了他的头，看他
来是不来！”魏王不语，只是轻蔑地看了将军一
眼。

那名举荐陈谓的谋士说：“大王！对于陈谓
那样的大贤，派个使者去宣，可能还是轻慢了，
要以卿士之礼待之。”魏王频频点头。

谋士受了鼓励，又说：“启禀大王，我从大王
与陈谓都是沛国谯县人出发，专门研究了陈谓
的家谱，如果转六门的亲戚，陈谓也可算是大王
的表弟呢。”

魏王大喜，说：“那就有劳卿请寡人的表弟
过来一叙。”

这一回，魏王的谋士亲自充当使者跑到谯
县，并捎来魏王给陈谓的一封亲笔信。魏王的谋
士来到谯县的那天，整个谯县都轰动了。谯县的
县太爷亲自陪使者前来，一路披红挂彩，锣鼓喧
天，开路的锣鼓手敲了40里的锣鼓。

谁也没想到陈谓居然当着使者的面，把魏
王的信扯了个粉碎，他一脸不屑地说：“他娘的，
想当初我爹想和你爹攀个表亲，还挨了县太爷
的一顿打。现在你来信又说和我是表亲。即使真
和我是表亲，我也不稀罕了。”

陈谓扯魏王信一事立刻震动了谯县，一时
之间人们议论纷纷，说什么话的都有。不少人为
陈谓的生命安全捏了一把汗。

刚开始，陈谓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他什么。可
大舅每次来，都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陈谓的心
里就忐忑起来，一丝念想从忐忑中升起，他努力
地把这丝念想按回原处，然而这丝念想偏偏像
漂浮在水中的葫芦瓢，按下了又浮起来，按下了
又浮起来。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就让老婆
到外面去打听别人现在都议论他什么。

田氏问：“夫君，你不是已修成‘三不怕’了
吗？为何现在还要在乎别人的议论？”

陈谓立刻羞惭万分，说：“夫人，看来我的修
行还没有到家啊。我还得再去龙眠山一趟。”

11 当年陈谓下山后，孤云子老迈了许
多，在草庐中躺了三天三夜才爬起

来。陈谓走后的这些年，他一直在想，自己带出
来的第一个学生，是教成功了？还是没教成功？
他苦苦地思索着检测的方法。后来他想，如果陈
谓真的修成了“三不怕”，路途遥远，3年之内必
不会再来找自己。反之，若是3年之内再来找自
己，必是没修炼到家。陈谓是修炼到家了？还是
没修炼到家？孤云子先生心里实在够不着底，就
这么日日站在岭上眺望。

这日突然看见那个少年的身影，孤云子先
生大惭，觉得自己一张老脸实在无处搁，立刻颤
巍巍地从后山溜走，不知所终。等陈谓来到草庐
前，草庐已空无一人，岭上惟见白云悠悠，松涛
阵阵。

再说魏王知道了陈谓扯信的事，正好那日
魏王心情很好，一笑了之。然而有一天，魏王心
情很不好，不知怎么又想到陈谓扯信的事，勃然
大怒，派人捉拿陈谓。捕快来到谯县，方知陈谓
已逃逸，只好画了他的头像，四处盘查。

这一天，陈谓垂头丧气地下了山，刚到魏王
的地盘，就见一支军马呼啸着向他卷来。他愣了
一会儿，然而“活捉住他”的呐喊声指向明确，分
明就是为自己而来。这一刻，他无法做到“三不
怕”，立即钻进一片树林，抱头鼠窜，树枝刮破了
他的衣服，树根绊掉了他的草鞋。然而，风还是
把人喊马嘶声带过来，似乎越来越近，越来越
近……陈谓呼哧带喘，没命地奔跑。树木纷纷倒
退。过去的岁月就像这快速后退的树影一样在
他脑海中一幕幕闪过……他突然发现一直以
来，自己都是在隐逸，都是在逃避，他不想再逃
避了。树林里很安静，皓月升起来了，夜虫开始
鸣叫。陈谓停了脚，慢慢地回头……

大隐士陈谓不知所终。有的说他被魏王的
手下抓了回去，有的说他去了吴侯那边，还有的
说他又跑回龙眠山修行。总之，他隐逸到历史的
迷雾中了，找也找不到。

插图：孟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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